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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所说的“大山水”，源于20世纪80年代美术界兴

起的“大美术”“大装饰”艺术思潮，是时代艺术观念迭代

下的概念衍生。相对于小景、小品山水，题材上的大山大

水常被认为是一种“大”，这类外在差异，容易被大众识

别。但站在创作者的个体视角来看，真正的“大山水”，核

心要义是艺术边界的突破与扩容，绝非画面尺幅、自然题

材等外在形式所能定义。

扩张的路径，在观念、技术与媒材三个方面。追根溯

源，20世纪四五十年代林风眠的水墨风景，八九十年代吴

冠中、刘国松、仇德树等人的多种水墨实验，都属于“大山

水”边界拓展的前期探索。如今，全球化交融、城市化发

展、数字艺术普及、跨文化艺术对话常态化，彻底重构了山

水画的创作环境与大众审美感知。山水画意欲延续生命

力，必须顺应时代变革、完成体系延展，践行石涛“笔墨当

随时代”的艺术准则。

“大山水”最要紧的使命，在于格局与取向的转换：由

传统偏重隐逸避世、个体修身的小众关怀，转向承载自然

生态、民族精神、家国情怀、时代发展、人类命运的宏大叙

事。山水之“大”不可徒以尺幅论。西北大漠，自为壮阔；

小桥流水，未尝不能蕴万千气象。作品格局的大小，取决

于精神叙事的厚度、哲学思辨的深度以及艺术语言的创

新力、视觉表达的情感感染力。中国传统美学推崇“天人

合一”“游于四海之外”，此极富智慧的宇宙观，赋予传统

山水超越画面本身的深刻精神内涵，这也是当代山水转

型必须坚守的根基。守住中国美学内核，拓宽艺术表达

体系和形式，才是“大山水”良性发展的根本路径。

与此同时，形式本体语言的革新扩容是“大山水”落地

的关键。笔墨之法、媒材之用、空间之意、语法之变，都需贴

合当代现实生活，融入时代审美特质，合理吸纳新兴艺术资

源。但创作者切忌陷入误区：盲目追求画面宏大、刻意标新

立异，为大而大、为新而新，只会流于形式空洞。边界拓宽

之后，尚需沉淀、升华、消化，才能经得住时间的淘洗。

艺术家创作的理想之境，在良好生态，彼此包容。全

球化语境下，“大山水”当立足本土文脉，在世界艺术格局

中保有独立与普世之双重价值——既不失中国文化气

质，又具备对话世界的能力；既有传统文化意蕴支撑，又

有当代性呈现方式。边界扩大，唯文化内涵与精神属性

的含金量不可减。归根结底，“大山水”的终极价值，是用

视觉艺术触动观者心灵，唤醒大众对自然、自我与生活的

感知。在大众自然感知缺失、个体精神迷惘的时代背景

下，依托“大山水”艺术构建诗意栖居的精神家园，安放当

代人的精神诉求，便是当代“大山水”最本质的价值归宿。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画系主任）

大山水之“大”，在格局叙事，不在画面尺寸
■韩立朝

山水不仅是一个超越性的精神世界，更是一种反映

时代特征、社会思想变动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认

知方式。而现代世界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早已异化，古典

山水中朴素的“天人合一”的思想背景，使山水的意涵发

生了断裂之变。艺术家从“心随四时而动”的古典观物方

式，转向对现代人“身心分离”处境的直面。当代山水已

不仅是山水画的问题，而是一种山水观念与山水行动。

丨刘进安——摩擦即语言：让笔墨“去言说”丨

刘进安的山水变革在于对传统笔墨进行“还原”。他

提出“为水墨减负”和“笔墨扩张”，主张剥离附着在笔墨

之上的文化包袱，使水墨回归为一种单纯而直接的艺术

语言。刘进安曾常年深入陕北米脂、绥德，太行山一带写

生，从山川地理的形貌中抽取出与自我认知相关联的笔

墨语言。以解构与重组的方式，通过笔墨造型和形态的

抽象化，服务于艺术家个体与自然之间的观照，形成个性

化的笔墨语言。其中的笔墨张力是主体生命力和强力意

志的展现。近年来几幅大画中的“未完成”和“破碎”感，

形成对当代景观的社会学批判。这种笔墨架构完全源自

自身与现实的“摩擦”，其涵义远不止于“山水画”的范畴，

而是对“世界观”的当下反思。因此，他的山水是在寻找

一种使笔墨在与现实的直接碰撞中重获生命力的实验，

是让笔墨从“被言说”走向“去言说”的艺术本体论回归。

丨毛冬华——以镜为山水：城市如何成为新的“自然”丨

毛冬华的“城市山水”面对的则是笔墨如何承载全新

现实。她以都市建筑为表现对象，不仅填补了传统山水

从未触及的题材空白，更是一次视觉认识论的断裂。当

“自然”被置换为“人造城市”，“天人合一”的观照方式便

已失效，山水成为“风景”的同时，观看的主体与客体的关

系也在发生变化，即宇宙观的现代更迭。毛冬华通过玻

璃幕墙之“镜”来折射城市景观，这一选择本身即是艺术

家对于时代的敏感。幕墙既是城市的表皮，也是城市投

射观看自身的器官。她将传统山水画的积墨法与花鸟画

的没骨法相融合，依于笔意和墨趣，去呈现一种玻璃与钢

结构的理性节奏，在结构之美与朦胧诗意之间达成平

衡。她的探索表明：当代山水之变不仅是“画什么”的改

变，更是“怎么看”的革命。城市建筑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不可忽略的景观，也是我们作为现

代人的“日常风景”。城市为“山水”注入了强烈的人文属

性与现实深刻性。山水画的对象从自然转向城市，笔墨

语言必须经历一次从“意境生成”到“结构重构”的现代性

转型。

丨王东声——澄蓝与空白：从“入境山水”到“存在图景”丨

王东声的山水画转向要从《图景》系列说起，“图景”

是宇宙图景，也是心灵图景，更是一种当下处境。“本源之

思”、“图景”不再是对一景一物的再现，而是生命个体置

身于世界之中，对本源的思考与揭示。由传统文人画“退

守内心”的笔情墨趣转变为近似抽象形态的线形和色

块。这种简生繁、一即多的观察方式和表现手段看似具

体物象退后，实则思考空间增加，以理法承载感知，形成

新的画面语言。画面中的“澄蓝”已跳出传统意义的“随

类赋彩”，是主体性表达的存在之色。被色彩围合挤压出

的“空白”也不再是传统山水阴阳留白的呼吸之气，而是

现代人在“图像—世界”重压下仅存的精神净土，是世界

图景中的天真之眼。那种“混沦里放出光明”与色墨交融

中的呼吸感，在艺术家致敬黄宾虹的《魔方》系列中可窥

一二，一种略带诙谐地对黄宾虹山水的“解读”。媒介运

用突破了平面走向三维空间，思维方式也从感物抒怀到

观念思辨。从“入境山水”到“图景”，是诗意走向诗性、再

沉入哲思的内心呈现。

三位艺术家的山水观分别呈现为三个维度的转向：

刘进安完成了笔墨从“文化符号”到“存在语言”的还原；

毛冬华实现了山水从“自然观照”到“城市镜像”的视觉现

代性转型；王东声则将山水引向了从“意境营造”到“存在

追问”的本体论转向。三者共同构成了当代山水画从古

典意境走向视觉哲学的观念逻辑。

（作者为中国美术学院艺术学博士）

山水之变——三位画家的世界观摩擦
■刘芳

山水之变——三位画家的世界观摩擦
■刘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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